本檔案未經整理
禮儀革新與靈修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一舟

禮儀通常被視為靈修方法之一，原應與靈修生活有極密切的關係，這也是梵二大公會議禮儀憲章所强調的一點1.。實際上，兩者多次彼此脫節而獨立發展，主要是一般人不了解禮儀的本質，忽視禮儀的重要性……禮儀在本質上可用一個符號「+」來作代表：「-」代表信友在基督內彼此的結合，形成耶穌基督的身體。「│」代表結合基督的身體，在整個禮儀中，藉着基督，偕同基督，在基督內朝拜父，而與父交往。在禮儀中，主要是慶祝基督的奧跡，使這奧跡透過禮儀實現在我人身上。我們參與禮儀的目的是為了要達到靈修生活的理想：也就是天人合一與四海一家的理想。其方法是藉基督所訂立的一些標記，而參與基督的奧跡：就是透過具體的標記，而與基督結合成一體。所謂禮儀靈修就是通過耶穌在教會內親訂的一些標記，參與耶穌的奧跡，而達到基督徒理想的生活方式：禮儀生活。本文不可能深入研究，只能提供一些反省資料，並希望引起大家重視並敬愛禮儀，就像一位丈夫鍾愛他的妻子一樣地愛禮儀。

禮儀憲章公佈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四日，按禮儀憲章的指示(10~13)，禮儀生活應作靈修生活的主要動力，禮儀是教會行動所趨向的頂峯。「禮儀是教會一切力量的泉源」，「從禮儀中，就像從泉源裏為我們流出恩寵，並以極大的效力，使人在基督內聖化，使天主受光榮。」禮儀憲章也特別要求信友在「完整的、有意識的、主動的、實惠的參與禮儀」；只有真正的以這種方式參與禮儀，才能尋找到聖寵的泉源，而達到人的聖化。但實際上，到現在尚未完全達到禮儀改革的目的。在一般靈修書或文章中，仍然有人只把禮儀當作一種神業，與克苦、唸玫瑰經、拜苦路……平等。一般信友及度奉獻生活的人(神父、修女)也沒有以禮儀當作生活的中心；實際上，教會與禮儀改革的目的是禮儀與靈修應密切配合；禮儀應作靈修的主要動力，同時也是靈修生活的主要方向。因此，本文分三點作一探討：
一、歷史的教訓

二、禮儀運動與梵二禮儀革新

三、禮儀生活與靈修生活的協調

1、 歷史的教訓

1. 禮儀與靈修合一時代(~十二世紀)

禮儀與靈修的關係，在初期教會中並沒有問題存在。原因主要是禮儀從前涵蓋教會與所有信友的「祈禱生活」；也就是說，最初禮儀與靈修生活是合而為一的。今簡述其過程：

(1)
教父時期(~七世紀)：禮儀與靈修生活原屬一體，所謂靈修就是禮儀靈修。當時禮儀尚在發展階段，為適應各地需要，有不同的禮儀產生(東方禮儀)。禮儀的語言、記號……等皆為信友所了解，因此信友都能積極參與。禮儀對他們來說，不只是學習祈禱的場所，而且真正是他們的祈禱。禮儀所擧行的奧跡，滲透他們整個生活。所以信友靈修就是禮儀靈修、教會靈修。這時代禮儀靈修的特點是教會(團體)意識特別强，不只注重個人的成聖，而且也特別强調團體成聖的重要，這團體精神表現在禮儀中。禮儀是團體生活的中心，此時代參與彌撒是圍繞祭台，形成一個團體。而教父們講道多以禮儀為出發點，可說禮儀確是靈修生活的泉源。

 (2)
教父時期最後階段(七~十二世紀)：禮儀漸趨繁複，禮儀時間變長，形成繁文縟節，過份注意文詞的美化。因此，後來教友對禮儀的參與逐漸變為虛偽，信友只喜歡參加遊行、歌唱……等外表隆重的儀式，而忽略主要的聖事、祈禱，影響信友參與的程度。信友們開始找尋其他靈修路線，這時已有祈禱手冊、禱文及其他方法。於是靈修與禮儀分家，但也有一些修會(如本篤會)却仍保持禮儀與靈修合一的傳統。這些會士是後來禮儀革新的主要推動力。
2.
禮儀與靈修分離時代 (十二世紀以後)

(1)
主要原因：

──禮儀語言(拉丁文)逐漸成為死的語言，阻礙了信友積極參與。

—─禮儀的複雜化，逐漸使人不再了解禮儀的本質。

—─由於野蠻人入侵，俗化思想侵入教會，因當代思想與文化背景在變，外教潮流與傳統禮儀不合。一些反神職、反聖經、反禮儀的異端興起。世俗精神的誕生，使禮儀俗化。

(2)
後果：禮儀與靈修距離愈來愈遠。在教堂中，祭台與信友距離加大，甚至有鐵栅分隔。禮儀成為神職人員的專利，失去了原有的動力，靈修與禮儀生活分道揚鑣。信友們在禮儀外去尋找靈修方法：各種熱心敬禮興起，如對耶穌的敬禮，聖方濟開始的對馬槽聖嬰的敬禮逐漸普遍。以後，朝拜聖體來代替領聖體。慢慢地產生重情感的靈修，像敬禮耶穌聖心；對聖母瑪利亞及對聖人的敬禮也逐漸加多。其他的善如大赦、克苦、默想、退省……這些是在靈修外去尋找的靈修方法。而禮儀生活和靈修生活逐漸形成以下思想：

——個人主義靈修：强調個人靈修，不太注重外在成聖方法：如參加禮儀。此時開始私人彌撒「我作我的彌撒」，只為我個人成聖，而忽略了團體的一面。這種思想表現在要理問答中：「為救自己的靈魂」。得救只靠個人的善功(熱心敬禮)，聖依納爵創會後取消團體祈禱，也是受當代的影響所致。


熱心敬禮的發展，屢次帶有迷信的成份，甚至帶到禮儀中。由此而導致特里騰大公會議的禮儀革新；而此革新的特點卻是「保守」，雖驅除了禮儀的迷信成份，但法律嚴格地要禮儀的一致化，並使用拉丁語。

——禮儀固定化：當時拉丁語被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語言，教會正式公文也都使用，這被認為是教會統一的象徵。而禮儀經文，不能任意翻譯，致使禮儀寶庫不得打開。這也是必須在禮儀外，去找尋靈修方法的原因之一。

——禮儀法律化：禮儀應完全依照教會規定的儀式擧行，一切禮儀都應嚴格遵守，不能稍有變更。許多人參與禮儀，多是為服從法律，把禮儀視為教會法定的外在敬禮。

——禮儀形式化：只是外表參與，而不是有意識的參與禮儀。在禮儀中同時也可作別的敬禮。比如，聖方濟‧撒肋爵在升主教前定一善志：若以後參與彌撒時，一定要唸玫瑰經。由此看出，參與禮儀不是與教會一同祈禱，而只為個人成聖。


雖然靈修生活也靠禮儀外的善功、神業，而得以維持，但由上述幾種情形，使禮儀功能未能發揮，聖寵的泉源不能暢流。

2、 禮儀運動與梵二禮儀革新

禮儀改革始於十一世紀末，但未有顯著成果；在十六世紀才正式開始。因改革者對禮儀沒有根本的認識與基本的研究；而修院的教育，對禮儀也不太着重，只學習如何作彌撒、行聖事，所以未能達到禮儀改革的目的。十七世紀對牧靈方面曾做過一些嘗試：如一六六○年法國一位神父翻譯了一本羅馬彌撒經書，但第二年就被禁止了：因為彌撒是奧秘，不能讓信友知道。直到十九世紀，禮儀運動才逐漸展開，使我們對禮儀本質有較清楚的認識與了解。教宗比約十二世發表了Mediator Dei，這文件是近代禮儀運動的指南與基礎。在最近幾十年中，禮儀運動的成果十分顯著。主要的成果就是一九六三年梵二大公會議禮儀憲章的公佈。

禮儀革新實施到現在已有十七年，許多信友對禮儀已有某種程度的了解，其中有些積極的效果，雖不太顯著，但參與方式已有所改善。消極方面卻仍有些阻力存在我們中間。

第一是個人主義，這可說是傳統主義(中世紀開始到現在)的影響。擧行禮儀時，强調個人成聖，因此不少神父反對共祭，公唸日課……第二阻力是法律思想，唸日課只視為守法，參與主日彌撒是為遵守教會的法律。由於教會法律並沒有規定熱心敬禮，就認為可有可無，或乾脆予以取銷。第三阻力是形式主義，只注意禮儀是否有效實施，只知「誦唸」經文，不知所讀經文的性質，只是守禮規，不懂變通。第四阻力是自由主義，這是另一極端，講求自己所好，隨心所欲，將禮儀俗化了。

基於上述種種，禮儀革新仍未達到其主要目的，作為信友生活的主要泉源，這種態度仍影響現代人的靈修生活。

3、 禮儀生活與靈修生活的協調

1. 個人靈修與團體靈修的平衡

個人主義仍表現在我們的禮儀、靈修、教義和日常生活中。今日教會禮儀應加强我們的團體意識，任何禮儀都是教會團體行動，應使禮儀真正成為教會的標記，各盡其職，並培養「分工合作」的精神。藉禮儀也能培養個人祈禱的方法：默想、祈禱……。禮儀並使人開放，不只注重個人得救，而常想到他人。今日應努力的目標，似乎是團體的成聖。目前已有這種趨勢—如基督徒基本團體。

2. 超性生活與本性生活的平衡

超性生活無疑地對靈修十分重要。禮儀生活不只使我們進入超性生活，也使我們聖化本性生活。禮儀是天人間的交往，也是超性生活與本性生活的共融；這種交往的生活就是神聖的生活。

禮儀(彌撒、聖事)不只是人與天主交往的重點。而且應使之由點而成面，所領的聖事(聖體、婚姻、告解)應滲透人的一生，人的整個生活。靈修應是整體的，不只是作好神業，而是聖化整個生活。

3. 禮儀與熱心善功的協調

熱心神功(玫瑰經、朝拜聖體、九日敬禮……)在靈修生活上佔有重要的地位，教會並未取消，反而加以鼓勵(禮憲13)，只是盡可能使其符合禮儀精神，與禮儀結合，從禮儀中吸取更大的效力。

4. 傳統與現代潮流的平衡

為了適應現代人的需要：應重視禮儀的現代化，但也需注重傳統禮儀原義與精神的需要，禮儀革新並非復古，也不是「文化大革命」：破除一切傳統。

5. 制度與自由的平衡

禮儀既是團體行動，須有一定的禮規，但不應死守禮規，應了解禮規的精神，按實際情形與團體需要作相當的調整與適應。革新的禮儀給與相當的自由，但也不應完全自由，不受拘束，或任意改變原有禮儀應有的結構與精神，使參與彌撒的信友無所適從。自由可以鼓勵信友的「主動的參與」，禮規的主要目的在於保持禮儀的精神，以免太趨於主觀化。

結論

教會禮儀革新顯示，禮儀應為靈修生活的主流。這個主流雖從中世紀至梵二大公會議並未充分發揮它的功能，但靈修生活在歷史過程中，卻也發現了新的領域。現在教會願把它納入禮儀生活的主流中，相輔相成，使我們的靈修生活多采多姿。但願禮儀與靈修結合，能在教會中產生更多更超性的子女—聖人聖女。阿們！

註1.：參閱禮儀憲章10~13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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